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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周凯、李平、史卫燕

梅江河秀丽的“几字形”河湾峡谷，两岸郁
郁葱葱，这里曾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然而，
峡谷中嘉源矿业的厂房显得十分突兀，锰渣场
与白庄村仅隔一条马路。

“企业生产和倒渣时，氨气和锰渣的臭味弥漫
全村。”重庆秀山县龙池镇白庄村村民白开国、田
启云等人对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说。

据《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尾矿库选址不宜
位于大型居民区上游。为了反映渣场污染的情况，
当地村民上访多年甚至诉诸法院，但这个县最大
电解锰企业的锰渣场岿然不动。

类似这样涉锰企业与村民之间的纠纷冲突，
在“锰三角”并不鲜见。

武陵山区渝湘黔交界的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地如其名，河网密
布、山川秀美，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正诞生于此，
当地又因锰矿资源丰富而素有“锰三角”之称。

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三县大力发展锰产
业，锰矿、电解锰厂曾遍地开花，民间一度有“发锰
财、猛发财”之说。粗放发展、滥采乱挖导致山体遭
破坏、清溪变“黑河”，生态宜人的“边城”曾经成了
污染严重的“黑城”。2005 年“锰三角”突出的环境
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三地也开始着手治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期在“锰三角”采访时
看到，经多年治理及产业结构调整，当地生态环
境已有明显改善，但锰患并未消除。锰渣渗漏污
染等遗留问题依然突出；电解锰虽有市场之需，
但如何走出高能耗高污染困境，成为武陵山区这
个三角地带的绿色发展之痛。

“发锰财、猛发财”带来的锰患

巨大的黑色渣场占据了整个山

坳，厂房飘出滚滚烟尘

白庄村多位村民介绍，嘉源矿业的锰渣场此
前是山坳，2011 年左右建成。“锰渣场怎么能建在
我们家门口？”村民们告诉记者，企业一开始承诺
搬迁部分村民，如今锰渣都已经填满山坳成了小
山坡，工厂的承诺却成了空头支票。

“我们是眼看着渣场建成的，当时基本没做防
渗措施，渗水经溶洞进入了旁边的梅江河。”一位
曾在嘉源矿业工作过的村民说。

电解锰主要应用于钢铁冶炼，生产时要用到
硫酸、液氨等化学品，产生的锰废渣中含有铬、锰、
砷、氨氮等污染物。记者在“锰三角”走访发现，部分
电解锰企业的锰渣严重干扰周边居民生产生活。

官庄镇望高村水井坳社位于一个小山包上，
下方就是恒丰锰业。记者在现场看到，其巨大的黑
色渣场占据了整个山坳，厂房飘出滚滚烟尘。

望高村村民们对记者说，村里以前喝的是溶
洞水，因为这家企业和旁边的矿山开矿影响，溶洞
水要么渗漏留不住，要么被污染不能喝，只能从山
下多次加压提水上来。

望高村村民杨婆婆家房子新修不久，还没有
接通自来水，只能接溶洞水喝。记者在她家的水缸

看到，水面上飘着一层细粉，“谁想喝这种水？没办
法啊！”杨婆婆说。

村民们告诉记者，恒丰锰业所在的山坳过去
种满了柑橘，如今半壁山的柑橘已荒废绝收，天气
一热锰渣场刺鼻的气味呛得人喉咙疼，“这么多年
一直上访，没有用！”

“锰三角”锰矿资源富集，亚洲第一大锰矿区的
松桃县远景储量就达 9亿吨。基层干部介绍，20
世纪 70 年代“锰三角”就开始开采锰矿。作为武陵
山区连片贫困地区，“锰三角”经济社会发展滞后，
为脱贫致富，三县从 20世纪 90 年代起大力发展
锰产业。“当时千军万马上矿山，先上车、后补票，无
序发展，很疯狂！”花垣县一位干部回忆说。

在“发锰财、猛发财”的同时，“锰三角”也付
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在“锰
三角”溶溪河、梅江河、文山河、花垣河等河段看
到，这些河流因长期受锰废水废渣污染，部分河
床和岸边植物被染成了黑色。

膏田镇位于两山之间的槽谷地带，因溶溪河
的滋养，两岸土地肥沃，因此得名。然而，两岸村
民现在一谈起这条“母亲河”就摇头，“过去亮晶
晶的，现在黑乎乎的。”记者沿溶溪河巡看，两岸
有多家电解锰厂，黑色的底泥、岩石和岸边植物
让溶溪河看上去如同“黑水河”。

更为严重的是，多年的开采冶炼，加上当地为
南方喀斯特地貌，“锰三角”数十座锰渣场的数千
万吨存量锰渣的渗漏污染隐患突出。

2017 年中央环保督察指出，铜仁市 35 座锰
渣库多数防渗措施不到位，其中 2015 年获得中
央资金支持的松桃县锰渣集中处置库巴汤湾工程
未按期建成，导致该县 10 个渗漏渣场锰渣不能
及时转移，对松桃河水质造成污染；秀山县 18 家
电解锰企业锰渣场均无防渗系统；花垣县所在的
湘西州部分尾矿库排水重金属严重超标。

生态修复难题多多

因转卖、破产等原因，“锰三角”

一些渣场成了“无主”渣场，治理最终

只能由地方财政埋单

2005 年“锰三角”突出的环境问题引起广泛关
注，中央要求三省市联合治理。记者采访了解到，经多
年治理，“锰三角”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确有所改善。

秀山县已关停 83 家锰粉厂，将原 18 家电解
锰企业整合为 7 家，同时大力发展中药材、电商、
旅游等产业。松桃县高峰时有 78 家锰粉厂、56
家锰矿，目前已分别缩减为 2 家、23 家，并推动
电解锰向高纯硫酸锰等锰系新材料升级。2005

年前后，花垣县锰矿有 37 家，14 家电解锰厂年产
量近 20万吨，经整顿现有 5 家锰矿、6 家电解锰
企业，到 2022 年最终将整合成一家电解锰企业，
并依托“边城”景区加快发展文旅产业。

近年来，三县着力治污，水土污染有所缓
解。秀山县完善企业治污设施，启动土壤污染防
治示范区建设，2017 年、2018 年河流出境断面
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松桃县提出“以消定产”，投
入 2 . 6 亿元开展锰渣资源化利用、建设集中处
置库，今年 1至 3 月实现松桃河出境断面锰、氨
氮 100% 达标。花垣县制定 23 条电解锰企业整
治验收标准，2017 — 2019 年三个地表水断面
水质符合三类标准。

尽管如此，记者调研发现，锰三角的生态修复
仍然面临诸多难题。

标准的缺失给水质监管带来较大困难。有大
量锰渣沉淀的河流水质为何能达标？我国《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中要求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
源地锰不得超过 0 . 1mg/L，但对非集中式饮用水
地表水并无锰含量要求，而“锰三角”集中式饮用
水源地多为水库，多数河流不考核锰含量。

受访干部介绍，锰工业的锰排放标准是
2mg/L，地表水水质标准中没有锰指标。如果
按照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地锰含量 0 . 1mg/L
的标准进行考核，两者相差太大，对河流完全清
淤也几乎不可能实现。

此外，“锰三角”属洞庭湖支流沅江水系，三
县多条河流为跨境河流。虽然“锰三角”签订了污
染联合治理协议，但在采访中，三县干部均指责
对方存在污染问题，在电解锰生产旺季跨境河流
水质仍存超标现象。如花垣县认为上游的松桃
县、秀山县产能不减、治污不力，秀山县、松桃县
说花垣县的企业也在排污。

而最令基层干部头疼的是如何完成中央环
保督察整改任务。三县自 2017 年以来在锰渣场
防渗方面进行了探索，如建设锰渣渗滤液处理
设施，清理转运老渣，对部分遗留渣场实施灌浆
处理和封场整治工程等。

但基层干部坦言，由于过去多年锰产业粗放
发展，一些锰渣场选址不当，加上喀斯特地貌，灌
浆和封场仍难有效防渗，整体搬迁又存二次污染，
解决锰渣渗漏污染问题困难重重。

在松桃县蓼皋镇粑坳村老卜茨组，尽管金瑞
雷公湾锰渣场 2015 年封库，但渗漏严重。村民告
诉记者，渣库旁边的 10 余亩田因污染只能撂荒，

连鸭子都不敢放进河里养。

尽管当地已建设污水处理站，可一遇暴雨，污
水处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就会凸显。记者 4 月中旬
在老卜茨污水处理站看到，因头一天下大雨，大量
含锰污水外流至河中，监测仪器上显示这些外流
的污水含锰量达到 6mg/L。

因转卖、破产等原因，“锰三角”一些渣场成
了“无主”渣场，治理最终只能由地方财政埋单。
秀山县生态环境局一位干部介绍，当地对一家
破产电解锰厂进行渣场转运和土地修复，花费
数千万元。花垣县 3 座锰渣场渗漏，县财政每
年要投入 3000万元处理渗滤液。

作为重金属污染防控重点区域，“锰三角”
陆续获得国家大量资金支持。松桃县巴汤湾锰
渣集中处置库获中央资金 2500万元，地方投
入 1亿多元，可由于工程选址不当、施工不达标
等，处置库刚建成即发现 70 多个漏点，整个工
程预计要推迟到 2020 年才能完工。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反映，秀山一家锰企
业获得中央财政补贴修建新渣场，却由于选址
问题被当地村民抵制，新渣场成了烂尾工程。

“不划算”的电解锰何去何从

财税依赖，就业依赖……

业内人士介绍，生产一吨电解锰约产生 7-
10 吨锰渣。锰渣中含有多种重金属等有害物
质，虽然可以资源化利用，但技术要求和成本都
很高，又缺乏补贴等相关政策支持，资源化利用
占比很低，目前锰渣仍以填埋处理为主。

而锰渣填埋同样成本高昂。据相关企业介
绍，修建一座符合要求的 100万方的锰渣场需要
投入约 5000万元，处理一吨锰渣渗水约 50元。
即使有防渗措施，时间长、地质变化有可能使防
渗膜破损，填埋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毅表示，我国多
数电解锰企业工艺落后，企业效益与环境成本
倒挂。

“锰三角”多家锰企业负责人介绍，电解锰
价格只有超过 1 . 2 万元每吨企业才有盈利空
间，而近几年受产能过剩、矿石价高、钢铁行业
波动等影响，电解锰价格多年低迷，有的年份甚
至降到了 8000 元每吨，只有去年电解锰行情有
所反弹，因此整个行业利润较低。如当地一家年
产 3万吨的锰业龙头企业，多年亏损，即使去
年电解锰价格较好，企业利润也不到两千万元。

可治理锰污染却耗资巨大。2015 年至今，

松桃县就投入治理资金 5 亿多元。2018 年重
庆市级环保督察数据显示，2005 年以来秀山
县累计投入锰行业治理就达 11亿元。湘西州生
态环境局干部说，要无害化处理花垣县现有锰
渣、河道清淤、矿山治理还需要投入五六亿元。
业内人士介绍，正因如此，许多国家只进口

不生产高耗水、高耗电、高污染的电解锰，而全
球 90%以上的电解锰产自我国。

“锰三角”的污染问题本不至于如此积重难
返。2005 年中央要求“锰三角”加强污染治理为
“锰三角”产业结构调整带来难得的机遇期。基
层干部透露，由于当时生态意识淡薄、区域产业
单一、经济发展滞后等原因，那时的治理主要围
绕企业能否达标排放，对锰渣的渗漏污染和产
业转型升级考虑不足，2005 年以后，反而成了
电解锰产业的发展“黄金期”。

“锰三角”的久治无果，也与当地高度依赖
矿业财税不无关系。2005-2010 年是秀山县锰
行业鼎盛时期，锰产业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 80%以上。花垣县一位干部说，2005 年本
想一刀切停掉矿业，但考虑到花垣是贫困县还
是给了治理机会。

党的十八大以后，“锰三角”才真正开始“去
锰”。尽管在产业调整和关停治污上加大了力
度，但记者采访发现，矿业目前仍是“锰三角”的
重要产业。目前，秀山县 7 家电解锰企业现有产
能 22 . 2万吨，在建 7 . 5万吨；松桃县 7 家电解
锰在产企业年产约 20万吨；花垣县对电解锰
压缩到了设计规模 15万吨，实际年产 5万多
吨。“锰三角”电解锰产量仍占全国电解锰产量
的三分之一，导致新增锰渣居高不下。

民生账、环境账都“不划算”的电解锰，为何
还在发展？记者采访发现，“锰三角”作为偏远地
区，虽然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有一定成效，但锰
产业仍是当地重要的财税来源。

当地干部无奈地说，作为国家扶贫工作重
点县，松桃县一年财政收入只有 13亿元，涉锰
企业解决就业 3 万人，短期内离不开锰产业。花
垣县去年停止开采锰矿和铅锌矿，导致财政收
入锐减，干部绩效工资只发了一小部分，尚欠关
闭尾矿库施工费。

受访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仅靠“锰三角”自
身造血功能实现区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难度
大，既要让锰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让环境成
本降到最低，亟待政策支持破除区域发展之痛。

他们建议，可出台锰产业发展规划，对“锰
三角”甚至宁夏、广西等电解锰主要产地同规
划、同标准、同考核，进一步淘汰电解锰落后产
能，减少锰渣产量，加强技术改造发展新型锰材
料，促进“锰三角”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大对
“锰三角”的扶持力度，降低锰产业转型阵痛的
影响；出台地表水锰含量标准，促进地表水水质
与锰工业排放标准的衔接、统一。

同时，一些企业正探索将锰渣制成水泥添
加剂、透水砖等建材，但缺乏运输、财税等政策
扶持，且填埋对电解锰企业更省时省力，影响
其升级改造的积极性，因此可加强对锰渣循环
利用的技术攻关、优惠政策支持，从根本上解
决锰渣渗漏污染隐患。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花垣县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

苗族自治县 ，沈从文笔下的《边

城》正诞生于此

这里因锰矿资源丰富而素

有“锰三角”之称 ，但因粗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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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曾经成了污染严重的“黑城”

▲重庆秀山县恒丰锰业严重影响望高村村民生产生活。 本报记者周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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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贪”劳保所长的“噬血”财路
本报记者王俊禄

日前，浙江省玉环市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玉环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城区劳动保障管理所原
所长吴福康贪污受贿案件。经查，吴福康利用职务
之便，采取欺骗、隐瞒等手段截留受伤工人的伤残
赔偿款多达 31 场次，共计人民币 29 . 54万元。当
天法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其中不少是身穿工作
服的企业工人，案件的内情令不少工人义愤填膺。

啃噬工伤赔偿款，无疑是在受伤工人的伤口
上撒盐。该案引发不少思考：吴福康为何能频频得
手？相关的制度漏洞如何堵上？

企图瞒天过海

根据玉环市纪委市监委工作人员介绍，这起
案件的线索来源于一次群众现场举报。

孙婉琴，是玉环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组
的组长，在一次市人社局驻点监督过程中，一位李姓
工人找到孙婉琴，反映有人“吃”了他的伤残赔偿金，
而对象直指时任城区劳动保障所所长吴福康。

据李某某介绍，他是玉环市一家机械公司的
工人，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事后他要求
企业赔偿工伤有关费用。该公司通过委托城区保
障所进行仲裁调解后，他从吴福康手中拿到了
37000 元的赔偿金。

后来，他从同公司的工友那里听闻，公司实际

赔偿金额是 45000 元。从 45000 元到 37000 元，这
里面的 8000 元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直觉到问题出现
在负责调解仲裁的“老娘舅”——— 吴福康身上。一
气之下，他就过来实名举报。

玉环市纪委市监委派驻第三纪检组迅速成立
调查组，对这一问题线索进行初核，分别找到企业
方负责人、经办人了解情况。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企业方竟然异口同声地否认，一致回复赔偿金额
只有 37000 元。然而，通过核查财务凭证、银行流
水等数据，企业负责人不得不吐露真相。原来在听
闻李某某去纪检组反映，意识到纸包不住火的吴
福康，私下拿了 8000 元现金还给了企业负责人，
要求把此事暗地了结。

除了李某某，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呢？玉
环市纪委市监委抽调纪检监察室骨干力量成立调
查团队，在不惊动当事人的情况下，调取了吴福康
2015至 2016 年经办的近 1000 个工伤仲裁调解
案卷，分头开展外围核查。

远赴千里找证人

工伤调解所涉及的 1000 多名企业工人，大部
分都是来自玉环市外的。被鉴定为伤残等级后，不
少已经失去了再就业的能力，离开了玉环回去老
家养伤，调查难度可想而知。

郑某某就是其中一位。2018 年 12 月，当调查

人员远赴 1000 公里来到江西找到他的家时，破旧
不堪的房屋门上的一副挽联依然字迹清晰。令调
查人员深感痛心的是，他的妻子告知丈夫郑某某
在一个月前刚刚过世。

从他的妻子口中，调查人员了解到郑某某原
本在玉环一家企业零部件公司工作多年，后来被
鉴定为尘肺病二期，通过吴福康的调解仲裁，他们
拿到了 9万元赔偿金，全部花在了治疗上，家里还
欠下了十多万元的债。

令人意外的是，当调查人员问及“是否知晓赔
偿合同上的金额为 15万元”时，郑某某的妻子表
示“知道”。据称，在调解仲裁过程中，吴福康告知
他们企业最多只同意赔付 10万元，但合同上的金
额必须要写得高一点，方便企业用来抵扣税款。

在他们看来，吴福康代表的是公家的权威仲
裁。对他的话，工人和家属深信不疑。

调查期间，调查组还远赴安徽、湖北、广东等
地，有计划、有顺序地收集固定证据。

据了解，“背靠背”调解是发案的主要原因。来
找吴福康调解仲裁的案件，都是受伤工人和企业
双方无法自行调解的。作为仲裁员，吴福康一面代
表受伤工人，要求企业方不断抬高赔偿金额，转过
身后他又代表企业方告知受伤工人各种压价理
由。在他的斡旋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根据吴
福康要求企业方以现金的形式将赔偿金交由吴福
康转交。这一转手之机，吴福康轻而易举“吃进”了
中间的差价。

“老乡骗老乡”

两年内“成功”30 多次，吴福康如何躲过监
督？在调查过程中，受伤工人及家属口中反复出
现了两个名字“黄斗荣”“雷继策”。后经核查，二人
分别来自贵州、湖北，名下分别有一家法律咨询
服务公司，在玉环从事工伤赔偿案件代理工作。

相信“老乡帮老乡”，在自行与企业调解不
成后，不少外地受伤工人找到了黄斗荣、雷继
策，希望他们帮助代理工伤赔付相关事宜，也同
意支付伤残赔偿金的 10% 左右作为代理费。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两位代理人在调
解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通过深入细致核实，调
查组发现黄斗荣、雷继策两人与吴福康存在着
频繁不正当的经济往来。

在被留置调查后，两人分别交代了事情经
过。原来，在多次工作接触之后，黄斗荣、雷继策
两人与吴福康渐渐熟络起来，为方便自己代理
的案子早日调解处理，他们知道必须要打通吴
福康这一关。超市卡、香烟、白酒、茶叶……他们
三天两头变着花样讨好吴福康。

出于职业敏感，不久黄斗荣、雷继策就发现
了吴福康的秘密，但两人却都没有去揭露真相，
反而提出了更加大胆的“合作”计划——— 在两人
代理的工伤赔偿调解中，吴福康减少中间差价，
这样表面上看来受伤工人可以拿到“更高”的赔

偿金，他们可以随之拿到“更多”的代理费，再按
比例提成分给吴福康。

“实在是令人发指！”在与企业负责人、受伤
工人调查谈话中，他们表达了强烈的愤怒之情。

治本抓源，有腐必反、有贪必肃

办案人员在查办吴福康案件时发现，玉环
劳动仲裁领域存在无法律职业资质的职业公民
代理人代理工伤仲裁调解案件，扰乱正常仲裁
调解秩序的问题。此外，大部分工伤仲裁调解双
方当事人从调解开始到结束从未直接接触，吴
福康就是利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漏洞，以企业
抵税等名义在部分仲裁调解书中将工伤赔偿金
额提高，与申请人实际得到的赔偿金额之间产
生“差价”，直接保管被申请人支付的赔偿款，从
而实现截留赔偿金的目的。针对存在的问题，玉
环市监察委员会督促相关部门采取有效举措堵
塞制度漏洞，制定出台《玉环市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审理流程管理规定》，对调解结案的劳动仲裁
案件加强监管和审核。

玉环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吴福
康是“蝇贪”的典型代表。权力一旦失控，就会变
成个人攫取利益的工具。“我们严肃查处吴福康
侵吞、骗取工伤赔偿款的违纪违法问题，就是要
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体现了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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